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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语表达多些
“主动输出”与“有效输入”

■ 韩小乔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002 名受访者进行
的一项调查显示，76.5％的受访者感觉自己的语言越来越贫乏。在
豆瓣小组“文字失语者互助联盟”里，一些网友发现自己离开“绝
绝子”等网络用语就不会说话，“文字失语”现象愈发严重。

关于网络用语引发“文字失语”的讨论并不是第一次。现代生
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需要娱乐化、轻松化的表达，对一些反映
网友心声、刻有时代印记的网言网语应予包容，但必须高度重视
互联网时代氛围与流行文化传播语境新变化下的年轻人语言匮

乏现象，为“文字失语者”寻求解决之道。
互联网准入门槛低，网民素质参差不齐，高度模式化、同质化

的拼音缩写和谐音梗随处可见。 但“说得多”不代表“说得好”，有
人抛梗、接梗行云流水，也有人不明就里、一头雾水。 为适应与理
解这种网络表达方式，一些人跟风随大流，滥用网络用语，这虽然
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圈层间的文字壁垒和交流障碍，但当现成的表
达可以随时取用时，人们可能倾向于不做思考、直接“拿来”，甚至
有时候让人觉得，并不是自己在主动说话，而是被各种流行语、缩
略词、表情包推动着进行表达，这种“被动输出”造成语言表达能
力日益下降。

另一方面，一些网络用语中充斥大量不符合汉语结构特点和
社会文明规范的消极成分，如“祖安文化”中包含着低俗、粗鄙之
语，不仅会导致青少年表达“宕机”，还会带来不良影响。少数媒体
为了追求语态上的年轻化，不加甄别使用负面与夸张的网络流行
语写新闻，违背了报道的严肃性，降低了表达的准确性，对汉字造
成冲击，加重人们的“失语”困惑。 倘若不对流行语消极负面成分
进行引导与规范，就会有更多人被互联网浪潮淹没，一步步沦为
“失语者”。

“输出”要主动。 对“文字失语”纠偏，不仅要警惕网络语言的
滥用，还应反思为何人们会变成“梗”的复读机。说到底，语言与思
想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语言贫乏源于思维惰性。拾人牙慧、亦步
亦趋，一味搬运现成的表达、放弃给语言注入个人特质，难免窄化
思想范围、陷入“失语”困境。在同质化表达、全民复制的网络氛围
下，人们内心更应保持清醒和警惕，不被网言网语牵着鼻子走，特
别在面对严肃公共话题时，要多倾听分析，坚持理性思考、“主动
输出”。 以深刻独到的洞见，打破不良文化的侵蚀，避免在网络浪
潮中迷失自我。

“输入”要有效。 语言表达能力的养成，离不开后天的积累沉
淀。哑口无言某种程度上源于脑袋空空，不停“玩梗”也许是掩饰
内心的浅薄。没有深邃的思想、有趣的灵魂，何来精彩绝伦、妙趣
横生的自我表达？沉迷于碎片化的网言网语，以及各种即时快感
的短视频，很容易让人丢掉对知识的积累运用，更不会主动挖掘
和创造有价值的“金句”。 事实上，表达和阅读息息相关，读书是
预防“文字失语”最有效的“疫苗”。经典作品中，既有人文情怀和
社会责任，也有灵活表达和文字之美。 借助阅读的“有效输入”，
既可以充实灵魂、提升思想，也能加强表达能力，改善语言的干
瘪贫乏。

语言表达，往小里说是个人私事，往大里说是文化大事。多些
“主动输出”和“有效输入”，
人们才能“复健”语言表达能
力，走出无所适从的“失语”
焦虑， 在汹涌的网络浪潮中
保持定力， 让表达之花开得
更加绚丽多彩。

一条山路通远方
■ 何德田

这条路，在珍藏的记忆里，在迈动的
双脚下。

这条路把我和西山紧紧相连， 一头是
故乡，一头是诗和远方。这是一条坎坷曲折
的山路，也是几代人渴望走出大山、走进现
代文明的心路； 这是山区孩子们追求知识
渴望成才的求学路， 也是山区人民艰苦奋
斗、脱贫致富的幸福路。这条路连着几代人
的亲情、乡愁和家国梦。

爷爷说，这是一条九曲回环的羊肠路。
祖先们踩着荒草荆棘踏出这条路， 他们像
一棵棵树，在这里扎根、生枝、散叶，一代代
血脉承传， 这里才成为了一个个烟火不息
的村落。 他们世代居于此，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很少有人走出过大山。他们只知道村
外有河，河外是山，河交着河，山连着山。

爷爷曾无数次地遥望这条路， 用心把
它仔细地丈量，心中升起了一个梦想。可当
年战乱频仍，家家不得平安，二爷爷被国民

党抓壮丁去了异乡， 三爷爷跟着过境的红
军去了北方，爷爷也曾动过心思远走他乡，
但顾念到一大家人的生活不能少了柱梁，
心一软， 一辈子便再也没走出这条羊肠小
路连接的山乡。

上世纪 50年代， 伯父从这条路上走出
去，坐火车去新疆，当了一名支边工人。他说
这条路真的很漫长， 一头是戈壁荒沙的边
疆，一头是望眼欲穿的故乡。他的一生，是望
不尽的归乡路，是道不完的思乡情。

父亲出生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 他一
生生活在山乡， 用辛勤的劳动努力改变着
家乡， 通往家乡的路上洒下了他和乡亲们
的汗珠和心血。 当年连接城乡的公路建设
大会战，政府聚全县人力、物力援建。 牛头
山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大伙儿住茅棚、
啃窝头、饮冰雪，镐头铿锵、铁锤叮当，凭人
力凿山劈路、肩挑筐装，历时数年，汽车终
于开进了山乡。 310 国道建设， 以工代赈，
父亲和村民们再一次上阵， 奋战在陕甘交
界的牛背梁， 用数年的血汗又一次换得路

途畅通, 昔日闭塞落后的山区与外界终于
互通互联了。如今，西山各条线路上车辆飞
跑，运输繁忙，无数山区学生和农民工从这
条路走向了全国各个城市， 家乡的农产品
也销售到了全国各地。 这条路一头连着城
市，一头连着乡村，打通了落后闭塞，连接
了现代文明。

上世纪 80 年代，父亲送我从这条山路
走出去，读高中、上大学，开阔眼界，增长见
识。毕业以后，我回到当地成为一名乡村初
中教师。三十年来，我目送着一拨又一拨的
山村孩子从这条路走出去， 走向了更高一
级讲堂学知识、学做人，在祖国的各个建设
岗位上散发光和热， 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
值。自高考恢复以来，光是我们村就出了近
百名大学生，大学教授、工程师、设计师、公
务员、中小学教师、律师、医生、企业家等不
乏其人。家乡民风淳朴向善，良好的家风家
训得到传承，孩子们立志成人成才，做国之
栋梁。这条路，是山区孩子们放飞梦想的成
才路。

进入新世纪， 西部大开发建设热潮如
火如荼，在宝鸡至天水这段渭河谷地上，遇
山穿洞、 逢水架桥， 各条交通线路纷纷建
成，相互交织成网，四通八达。从此，出山的
路不再那么艰难，不再那么漫长。

奋进新时代，实现复兴梦。在党和国家
扶贫政策的逐步实施中，昔日偏僻的山区，
或被开发成为风景优美的旅游风景区，或
成为中药材、蜂产品及农特产品生产基地。
“脱贫致富奔小康，生活水平节节上，山美
水美人情美，民富村富国家强”，乡亲们纷
纷自编歌谣， 由衷地感谢这条帮助村民发
家兴业的致富路。

回首顾盼，由狭窄、曲折、泥泞的羊肠
道到宽阔、平坦、通畅的高速路，这条路倾
注了几代人的心血，承载了几代人的梦想。
这条路走出了狭碍、落后与闭塞，连接的是
人民生活的幸福， 是山区百姓的家国复兴
梦。

这条路上，永远有一颗追逐梦想的心在
跳动。 路的那头，永远是美丽的诗和远方。

月圆之夜
■ 石泽丰

月亮升起来了，从山地的那边。 当我
透过窗户， 看清它硕大圆润的样子时，它
已爬上了山顶的树梢 。 这是一个月圆之
夜，山里，暮色与宁静结伴而来，夜还没有
进入很深的状态 ， 人们就习惯早早地睡
去，远近剩下的 ，是鸟兽的鸣叫 ，且稀疏 ，
点缀着山乡之夜。

此刻，我寄宿于一个名叫木塔的山乡，
身下躺着的是一张修复的农家老式木床。
屋子是上世纪 70 年代做的， 木板隔成内
墙，简陋，我喜欢这样的环境，它有着足够
的乡村元素。我决定住下来的时候，主人从
柜子里拿出干净的被子把床铺好， 然后回
到自己的里屋睡去了。 虽然城里的喧嚣早
已不再，但我还是睡不着。 月光皎洁，星空
万里，我想到白天这家 97 岁的老翁向我讲
述当地妻送郎参军的故事。

老人指着自家门前山冈上的堡子说：
“它可以为证，月光可以为证。 ”老人的视力

不好，但他知道堡子的方向———就在前方，
不远。一如当初，他的父母将革命胜利的曙
光指给他看，将苦尽甘来的愿景指给他看。
不过现在，堡子失去了它当初瞭望的功用，
守堡子的人也不在了。

我坐在老人身边， 听他慢慢回忆七八
岁时亲历的往事。 这些往事如断了线的珠
子，老人记不真切，但我还是能从地方党史
和白天参观当地红军纪念馆中找到印证。

那是 1934 年的农历十月份，当地正在
开展土地革命，农民分得土地，享受到了胜
利果实，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广大翻身农民
全力支持红军， 主动从家中拿出床板、被
条、食物。 也就是在那个月的十七日，他的
邻居汪林辉新婚刚满七天，毅然要去参军，
并得到了妻子计云梅的大力支持。 那天天
黑后，汪林辉离家之前，计云梅倾其家中所
有，做了一桌饭菜，为丈夫送行。 妻子的爱
深深打动了他，他接过妻子手中的行装，一
把拉着她的手， 深情地说：“我会保重自己
的，等革命胜利之后，我会选择一个农历十

五的月圆之夜回来与你团聚。 ”计云梅眼含
热泪依依难舍，许久才松开丈夫的手，把这
句话牢记在心里，目送着丈夫从山地出发，
踏上革命之路。

老人说 ， 计云梅当时就住在他家斜
对面。

计云梅送走了她的丈夫，新娘送别了
新郎，月光照耀前程，丈夫走后的家，如深
夜的大山一样 ，格外寂静 ，她的泪水终于
忍不住夺眶而出。 冬去春来，四季更迭，以
后每年农历的每个月十五之夜，计云梅都
要烧上一桌好菜，翘首盼望丈夫归来。 其
实汪林辉参军不久就血染战场。 多少年后
计云梅得知消息，仍不相信丈夫牺牲的事
实 ，她依旧守着丈夫的承诺 ，直到自己最
后卧床不起。

那天，正好又是一个农历十五之夜，圆
月如期升上枝头，计云梅弥留之际，一会儿
看看窗外，一会儿看看自家空空的饭桌。这
时，前来看望她的乡亲们意识到了，立即各
回各家，每人做上一道菜，做好后全部端到

计云梅的家，并摆上碗筷。 这时，她的脸上
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随后安详地离开了人
世， 离开了这个让她守望了一生的家……
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 与我白天在木塔红
军纪念馆听到的讲解如出一辙。 在木塔红
军纪念馆， 我看到了计云梅斜靠在床上的
蜡像，一条花布薄被盖着双腿，旁边有一张
八仙桌，床的一侧是一扇木格子窗户。一束
如月光一样的灯光照射在蜡像的脸部，还
原了当时的场景。

一世夫妻只有七天， 这就是计云梅的
故事， 这就是当初经历深重灾难的中华女
性支持丈夫参加革命的故事， 她们为了中
国的革命事业，不惜付出一生的代价，终于
换来了子孙幸福的今天。白天，老人在向我
说起现在所过的好日子时， 不时发出爽朗
的笑声。 这笑声，一直回荡在我耳际，回荡
在青山之中，引我入梦。

秋香遍地
■ 马亚伟

若用一个字概括秋天，我想应该是“香”。 秋天的香与夏天的
绿一样，深深浅浅，浓浓淡淡，层次丰富，多姿多彩。

由夏天的“绿”到秋天的“香”，是季节的一次质变，生命的意
义因此而升华。 “绿”是繁茂生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和艰辛
的。大地上的植物经过烈日高温的煎熬，经过暴风骤雨的考验，终
于走向了生命的秋季，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芬芳时刻。

秋色斑斓，秋香遍地。站在秋天的田野上，任凭浩荡的秋风吹
拂着，你会感觉进入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集会。玉米、高粱、大豆、棉
花、红薯等等，来参加集会的数不胜数，个个都奉献出自己生命的
精华，把最香的果实献给最美的秋。秋风裹挟着各种果实的味道，
肆意地吹过原野，吹过村庄，吹进人们的心里。 秋天的田野，丰收
在望，香味弥漫。 这，分明是草木们写出的一首抒情诗，用来歌唱
土地和天空，歌唱阳光和雨露。这长长的抒情诗，每一个句子都激
情昂扬，每一个词语都饱含感情。

秋天的土地散发出迷人的香，这秋天特有的香味，让人迷醉。
人被包裹在各种秋香中，就像闯入花园的蝴蝶，有点欣喜若狂，有
点忘乎所以。

每年的这个时候，父亲都会伫立在田头，深情望着他耕耘的
这片土地，眼神里满满的都是喜悦和欣慰。 他掰下几粒玉米或剥
下几粒黄豆，放在嘴巴里细细地嚼。好大一会儿，他咂咂嘴巴：“真
香啊！ ”我小时候吃过生的玉米粒和黄豆粒，味道青涩，尤其是黄
豆还略带豆腥味儿，并不怎么好吃，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说吃起来
香。后来，我才真正懂得并接受了那种香味。那是一种来自植物本
身的香味，虽轻轻浅浅，却让人安然满足，让人觉得踏实幸福。 那
香不仅是简单的五谷之香，里面有阳光雨露的味道，有大地深处
的气息，味道醇厚，禁得起耐心咀嚼。 尤其，里面还会有胜利果实
的味道———对父亲来说，秋天田野里的收获就是他的战利品。 他
的劳动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秋天的果园诱惑力是最大的。秋阳艳艳，苹果树上果实累累，
光彩熠熠。 看准一只又大又红的苹果，踮起脚摘下来，衣服上蹭
蹭，急不可耐地大口啃下去，味道真是又香又甜啊！秋天的苹果有
秋阳的香味，暖酥酥，甜润润，香喷喷。 秋天的果实经历过漫长时
光的酝酿，果香弥漫了整个果园。

秋天的香，有秋阳的暖香，有秋风的熏香，有草木的清香，果
实的淡香，有花朵的馨香……芬芳萦绕，处处绽放美好。

芋头香里的中秋夜

■ 路来森

“大集体”那些年，日子穷，中秋节也过
得清贫。

中秋节的晚餐， 是应该有一种仪式感
的，可是一旦贫穷，也就难以讲究了。以菜蔬
为主，或者干脆就只是菜蔬 ，炒豆角 、煮茄
子、拌黄瓜、辣炒芹菜等，真是寡淡极了。 偶
或有一碟猪头肉，那可就真是让人惊喜了。

那个时候，月饼亦是罕物。 一个月饼要
分成几角，全家每人分得一角。若在今天，会
叫人觉得很是不可思议： 月饼象征团圆，怎
么能切分呢？ 可是，贫穷如斯，又有什么办
法？ 能吃上一角月饼，已经觉得这就是幸福
的团圆中秋节！

好在母亲总会有办法，总会让我们的中
秋晚餐尽量丰富。

连续多年，中秋节的晚餐，母亲会为全
家煮一锅芋头，此外，还有花生、秋枣，甚至
一捧鲜栗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就地取材的时
令食品，新鲜着呢。

我们北方的“子芋头”，不同于南方的荔
浦芋头。 南方的荔浦芋头个头大，通常是一
株一枚，淀粉极丰，面屯屯的，煮熟后，吃上
一口，恨不能噎死人。作为一个北方人，我觉
得荔浦芋头最适于“入画”（八大山人、白石
老人，都是喜欢画荔浦芋头的），而不适于餐
食。而北方的“子芋头”，枝叶似竹，只是没有
竹枝那般高；根下，则是其“累累子孙”———
大大小小的芋头，连缀成堆。煮熟的子芋头，

肉质细腻、白嫩，柔柔滑滑，入口微甜糯香，
蘸白糖食之，则味更佳。

我们家所食芋头，通常也只是“白吃”，
无白糖可蘸，剥皮即食。 不过也好，本色极
了。 多年之后，忆及剥皮后的芋头：白白净
净，鲜鲜亮亮，微圆的子芋头，简直就像天上
的那颗白月亮。 我甚至觉得，中秋夜的那颗
月亮，仿佛也散发着一份芋头香。

花生是自家种植的。 临近黄昏，派一个
小孩子，到花生地里刨几墩，即可。鲜枣更是
自家的，我们家在村子南头，有几株大枣树，
竹竿一挥， 在选定的枣枝上用力拍打几下，
哗啦啦的枣儿就落满一地。 中秋节时，正是
秋枣成熟的季节，不妨就称之为“中秋枣”，
可谓是真正的节令鲜果了。

唯栗子特别。 家乡当地并不产栗子，栗
子是沂蒙山人带来的。 沂蒙山区产栗子、山
里红等果子，那些年，每至中秋前后，就有沂
蒙山人赶着马车或地排车， 又或者肩挑手
提，到我们这儿卖山果。 山果，包括鲜栗子、
山里红、柿子饼等，可以用钱买，亦可以物换
物。而以粮食换取，他们尤其喜欢———因为，
那是一个吃不饱的年代。

缘于此，那些年母亲中秋节煮的一锅芋
头中，总会有一些鲜栗子。 鲜栗子皮红肉黄，
红是一种紫红，像极了当下那个成熟的季节；
黄是一种嫩黄，洋溢着一份美味的栗子香。

吃过简单的晚餐， 孩子们把栗子作零
食，边吃边遥望那缓缓升起的中秋月，别有
一番意味。而父亲，通常会喝点小酒，就着花
生和栗子———哔哔啵啵， 手中不停地捏搓
着，口中不停地小酌着。

月上中天，父亲醉了，月亮也醉了。醉了
的月亮格外明灿， 银白色的月光洒满庭院，
也洒在那张简陋的饭桌上。 桌上满是果皮，
尤以芋头皮最多。 芋头皮堆在一处，龇牙咧
嘴地欢喜成一团，像天上的那一团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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